隐喻翻译在中国（3）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认知现象和思维模式，使人类以详细和熟悉的事项解释抽象和未知的事项。如果人类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探索未知的领域，已知的认知和概念系统应该成为标准和可供采集的矿源。“隐喻是基于我们经验的对应，而不是相似性”（Lakoff 1993：245）。也就是说，翻译隐喻不仅是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完整的对应关系，也是人类思维中的高层次心理活动。换句话说，翻译的认知过程与隐喻的生成过程完全一致。

国内专家热衷于利用认知语言学来探讨隐喻翻译的策略与过程。例如，谭业升、葛锦荣（2005：59-63）认为，当源域和靶域处于类似的映射条件时，翻译生成具有相同的概念隐喻基础，当处在不同的映射条件时，翻译产生不同的概念隐喻。这两位学者的目的是阐释英语和汉语之间相似的映射条件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影响隐喻的表达。在他们眼中，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生的概念映射是与认知条件相契合的。在抽象层次，不同的隐喻在两种语言文化中具有相似性或差异性，这有助于厘清含有隐喻的翻译过程（谭业升、葛锦荣 2005：60）。张美芳（2005：43-46）还采用了 Bell 的图式模型较全面地诠释了翻译程序如何处理隐喻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如余高峰（2011：159-164）、周 红民（2004a：60-63）、于艳红（2005：53-56）、肖坤学（2005：101-105）、王黎（2009：176-178）只是整体上提及了隐喻的认知性和隐喻翻译的认知定位，并没有一个严整固定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作为指导。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发展和分支流派。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子方向，概念隐喻观和概念整合理论日益受到学界的追捧和关注，派生出系列文献。

概念隐喻理论 

Reddy（1979：284-324）为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供了先声和启示。以此为契机，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隐喻革命。Reddy提出了“管道隐喻理论”，指出隐喻的发生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物品从管道的一端运往另一端，在运输的过程中有输入端、输出端、管道（容器），有里外、界面等，不一而足。语言交际究其实质，即是发话者将内心的所思所想包装于某个语汇当中并发送出去，受话者以忠实于发话者意图的形式查收并剖解信息的过程。管道隐喻理论为概念隐喻观的创世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铺垫。
